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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one@gmail.com发电子邮件（标题不可空白），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图：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





截至2016年7月中旬，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2.44亿。











酷刑演示：铐在床栏上











十年冤狱致残　长春市于翠兰仍遭刁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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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一位名为“风清扬”的年轻网友曾经写了一篇《我为什么仇视法轮功》的网文，文中写到：“有一天一位要好的朋友问我：你为什么仇视法轮功？”


我想想，这还不好回答吗？我说：因为──血淋淋的镜头，有病不治，× 教，自杀等等。朋友又问：我知道，你说的那些是中央电视台的“为什么”，我是问，你为什么仇视法轮功？我一时无法回答，朋友又问：你看过任何一本法轮功的书籍吗？这次我又大吃一惊。我不但没有看过任何一本法轮功的书籍，而且也只是听说过其中有一本《转法轮》，现在已经被禁止。我只看到这本书的





封面，从来没有翻开过。”


“法轮功是什么？我突然浑身冷飕飕。原来对这个自己不自觉仇恨了好几年的法轮功，我其实一点也不清楚，但我却仇视他。为什么？这次是我自己问自己。”


“风清扬”在文中反思了自己是如何被中共一言堂的宣传洗脑的。他说：“当我发现自己这些年被人在脑袋中潜移默化地植入了仇恨法轮功的思想后，心中极度不安”， 他说，自己一直带着被灌输的仇恨对待法轮功，其实等于充当了这场迫害的帮凶，所以最后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深深歉意。


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多年的迫害中，中共一直在用谎言抹黑法轮功，煽动人们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特别是对于青少年的洗脑更为严重。它直接把





【明慧网】一天下午，我和老伴到环水公园散步，迎面走来一对老年夫妇，老太太很热情的给我打招呼：“也出来走走呀！”我也热情的回答：“没什么事，也出来蹓跶蹓跶，大姐呀。你和大哥身体可好呀？”


“好什么好？你看他连话都不会说啦！让儿媳气成了哑巴，花了不少钱也没治好。”老太太很伤感的说。


我善意的问她：“大姐呀，听说过法轮功吗？那可是最好的功法呀，是叫人做好人的，祛病健身很有成效，我老伴去年得一场大病，在医院花了不少钱也没治好，出院时路都走不好，回家后我就让他常念‘法轮大法好’，你看现在恢复的还挺不错。”


老太太一听，急忙问：“哪几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我回答，并给她讲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保平安的事。老太太听后急忙说把老头曾加入的党和她曾加入的团都退了。


我分别给他们起了化名退了后，说：大哥呀，回去后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时老头突然问：“心里念行不行？”我说当然行呀。又问他多大年纪了，他立即说：“六十六岁了。”


在一旁的老太太惊奇的瞪大眼睛看着老伴，“你这不是会说话了吗？你这不是会说话了吗？你怎么会说话了呢？”一连问了好几句，高兴和激动的样子象个孩子似的不知所措。


老头也涨红了脸，呆呆的并微笑的看着老太太。我这才想起老汉之前不会说话，我也挺高兴的告诉老太太：您这是得了福报啦！大法是超常的，无所不能！”


老太太明白了怎么回事后，问我家住哪里，并一个劲的说要感谢我。我说：“大姐呀，要谢就谢我的师父吧，是我慈悲的师父救了你们。”老太太急忙说：“好，好，好，就谢大法师父，就谢大法师父！”看那个感恩的心情真是无法言表。


我听到或看到世人明真相三退后出现的奇迹很多，但亲身经历亲眼看到这还是第一次，我深感大法的超常。◇








明真相退邪党　哑巴当场说话








有很多事情是超越于“政治”的，如：道德、普世价值、修炼等问题，就象老子的《道德经》，表面上讲的是当王、治国的道理，实质上是指导人修行的，并不是什么“搞政治”。善恶、正邪等基本是非问题，也是不能随着政治、政党来扭曲的。 


中共建政后，发动历次运动，不但使中国的自然环境遭到强力破坏，更导致八千万中国人被害致死，整个社会道德沦丧，贪腐盛行，黄赌毒遍地。今天中共又残酷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至少三千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折磨致死，还有无法统计的众多法轮功学员被秘密活体摘取器官。中共罪大恶极，已到了天理不容、人不治天治的地步。 


古今中外许多著名预言，如：











（明慧网通讯员吉林省报道）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身陷囹圄十年的长春市法轮功学员于翠兰终于走出了监狱。六十一岁的她，满头白发，因被抻刑迫害两肩肩胛骨移位，两只胳膊已残，生活不能自理。就是这样一个被折磨致残的人，仍遭警察跟踪、监视，政府、社区拒绝办理退休金，一家人生活在贫困边缘。


一九九六年，于翠兰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之前，她满身是病，气管炎很严重，打针、吃药，什么方法、偏方都治到了，丝毫没减轻病痛。她还有胃病，吃不进去饭，神经衰弱，晚上睡不着觉，每天都头痛，痛的已经不知道头不痛是什么滋味了，眼睛看不清字，一看点东西，头连着眼睛痛的都受不了。


一九九六年，于翠兰开始修炼法轮功，炼功没多久，满身的病全好了，整天一身轻，走多远的路，干多少活，都不知道累。胃也能吃饭了，吃的还很多，吃什么都香，睡觉也踏实，头也不疼了，而且头脑非常清晰明了，气管也好了，再也不咳嗽、喘了。


可是，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江泽民发动了一场灭绝人性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此，于翠兰再也没有了平静的日子。下面是于翠兰讲述自己被中共迫害的苦难经历。


1. 打着吊瓶、插着氧气管，被非法开庭，公检法“自编自演”，被非法判刑十年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我正在路上走，被市局国保支队三个警察绑架，他们不由分说，把我两只胳膊拧到后面，强行塞进车里，疼的我喘不过气来。他们把我拉到市公安局，在那里按着我的头强行拍照。照相的人正是上一次抓我的人，他还踹了我两脚。午饭后，他们什么也没问，说送我回家，却直接把我送进了看守所。在车上，他们说“又一个指标完成了”。


看守所看我病成那个样子，怎么说也不收。没办法，他们拉关系找人，最后把我送进了公安医院。


二零零六年十月份的一天早晨五点多钟，天还未亮，突然来人把我叫醒，给我穿衣服，把我抬上车，说是开庭。一个警察抬我时，嘴里说着脏话，把抬我的手有意松开，让我摔在地上。屋里几个刑事犯围了上来，对那恶警说，你不要这样，你看她痛的那样，快不行了，那时我瘦的只剩一层皮了。谁见我谁都害怕，每天晚上都有人守着我，怕我过去了。医院向办案单位多次发出病危通知，让他们把人接走。


那时，我危在旦夕，办案单位不但不接人，反而把我拉到绿园区法院法庭上审判我。在路上我身边跟着一名大夫，一名护士，给我打着吊瓶，插着氧气管。大夫跟护士说，也不知道她这么严重啊，要是过去了可怎么办。


到了法庭上，我躺在那，打着吊瓶，插着氧气管就开庭了。法庭上一个听众也没有，我的家人、证人什么人也没有，只有法官和检察官几人在自问自答，还有人代替我回答。他们在自编自演，演完之后就结束了（那时我已经没有能力说话了），他们把我拉回公安医院。


第二次开庭是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也是早上，天还未亮，我身边依然跟着一个大夫和护士，这时我已经好些了。他们再次把我拉到绿园区法院。到了法庭上，我仍然躺在那里，也没人问我什么，法官就宣读了判决书，判决我十年有期徒刑。念完后，问我上诉不上诉，我说上诉，他们把判决书放在我身上，就都走了。这就是他们开庭秘密审判我的全过程，也不让我说话，就是他们自编自演。


在十日内，我上诉到长春市中级法院，中级法院维持原判。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大概是这天）把我送进吉林省女子监狱“服刑”。


2. 吉林省女子监狱三次“抻床” 双臂残废


我入狱以后，对我进行了强制“转化”。平时受到的屈辱、辱骂、打嘴巴子、不让上厕所（憋得膀胱直到现在排尿都不正常）等等，不予细说，我先讲一下三次“抻床”酷刑吧。


二零零八年八月下旬，我被绑在床上“上束缚”（所谓上束缚也叫“抻床”，就是把四肢分别绑在床的四个角的床柱子上，然后把绑腿的两根绳子再绑到另一张床上，两张床之间再挤上椅子，再有人坐在椅子上，被绑的四肢用绳子抻的紧紧的，不能缓一点扣）。这种刑罚把正常人（不炼功的人）抻两小时，能抻死或抻残废了，能把筋抻长一块。


二零零八年九月初的一天，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为了自（转下页）   （接上页）己有个健康的身体，为了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竟然遭到了如此严重的“上束缚”刑罚的迫害。从早晨五点钟开始，抻到晚上九点钟。


抻的过程，真的像五马分尸一样，撕心裂肺的疼，身体象断开一样，那种痛苦是无法形容的。出的汗把褥子都湿透了，头发上也都是汗。刑事犯汪秀芳说：“头发不滴水不行。”到了晚上，身体瘫软的象一滩泥。


第二天早晨，我忍受不了这种痛苦，在刑事犯把绳子解开，看我还能不能走时，我奔向墙角想一头撞死，被刑事犯发现把我抱住。我又向铁床撞去，头上撞了两道血印，这才没继续抻我。（编注：这是中共酷刑迫害所致，但大法弟子在任何严酷的情况下反迫害都要理智、平和。）


隔了一段时间，又开始抻我，从早上六点抻到晚上九点。抻的过程中，刑事犯还叫我骂我师父、骂大法，我说，我自小长大不会骂人。刑事犯说，你不会骂人我教你，刑事犯骂的话我从小到大从来没听到过如此低级下流、如此难听的话，我不骂，她们就骂我，侮辱我。这是第二次抻我。


又过了一段时间，加大力度的又抻我一次，从上午十点抻到晚上七点，把抻我的绳子绑到另一张床上，两张床之间挤上椅子，再坐上人，我的腿上又压了重物，抻的过程，我的每根神经都在痛，两条腿胀的象要爆炸了似的，感觉血都不流通了，我昏了过去。


她们看我不吱声了，就使劲打我胳膊，那时我的胳膊是最怕碰的，一碰胳膊是剜心透骨的痛。可是怎么打我，我也没有反应了，她们这才把抻我的绳子解开。过一会儿，我慢慢地苏醒过来，她们看我醒过来，停了一会，又继续抻我，一直抻到晚上十点。


这三次抻刑是最严重的。


在这三次大刑之间，还抻过我很多次，每次时间都比较短，时间不等。不抻我时，她们就打我、骂我，用拳头打我胸部，打我脸，我的眼睛被她们打的眼皮翻过来，翻不回去，第二天，眼皮才翻过去。我的左眼下眼皮至今还留有一道痕迹，这是刑事犯马晓平打的。


我身体的状况无法说了，真是惨不忍睹。我的两只胳膊被捆绑的，解开绳子时，两只胳膊在头顶上拿不到前面来了，刑事犯钱丽看到后，拿起我胳膊使劲甩到前面来，疼的我都要昏死过去。平时，两只胳膊只能下垂着，胳膊、手麻的拿勺都拿不住，两只胳膊前后左右都抬不起来，每天胳膊疼的睡不着觉。一直到现在，我的两只胳膊、两肩的肩膀头骨头还突出着，都移位了。筋骨受到了严重损伤，胳膊已举不起来，残废了。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二日，在外省医院给我看胳膊的大夫说，要治疗的话得几十万块钱，而且还不能恢复到像以前一样。


抻我的刑事犯恶人有：汪秀芳、钱丽、马晓平、韩海玲、战健、周百凤。恶警狱警有刘明华，队长有张淑玲、倪笑虹。


我的经历是让老百姓都知道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我们法轮功修炼者是按照“真善忍”修炼自己，处处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对社会和他人有益的人，不做坏事，渐渐地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高尚、品格高尚的人，这样的人不是越多，对社会才有百利而无一害吗？我信仰真善忍，按照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有信仰自由”有什么错呢？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使千千万万修炼者和他们的家庭、亲属也遭受了直接或间接的迫害。


中国大陆各地区社保部门和社区部门的工作人员，真心地希望你们能认真地了解一下真相，不要再听信江泽民的谎言，不要再助纣为虐，用自己心和雪亮的双眼分清好坏，本着良心善心为普通百姓办点实事正事，那样，你们才是为自己的未来负责任。◇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201-625-6301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